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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景铎传》（节选之二十一）

缅怀英烈 学习劳模
不忘初心 再立新功

今年早春的一天清晨，我上班走到办公
楼大门附近时，看见国道上一对30多岁的男
女在吵架。女的身材苗条，打扮时髦，头戴一
顶红色八角帽，波浪式卷发披散腰际，一双齐
膝黑色皮靴足有三四寸高的后跟，男的身材
魁梧，衣着光鲜。来往车辆的噪音很大，听不
清他们在吵什么，只感觉到他们争吵得很激
烈。那女人怒骂着冲上去扇了男子一个耳
光，男子扑过去对着女人的胸脯打了两拳，这
下可惹怒了女人，她嚎叫着扬起手中提着的
一袋苹果朝着男子的头上砸去，男子也愈战
愈勇，夺下身边男孩手中提着的一袋香蕉还
击女人……

过路的司乘人员和路边修理铺的人们都
伸长脖子惊奇地观望，路过骑摩托车的人也
停下来看热闹。出于公路人对安全的职业敏
感，我刚想跑过去劝架，却看见那女的哭叫着
头也不回地顺着国道朝西边跑去，那男子气
冲冲地撵了几步后又折了回来，冲着一旁呆
若木鸡的男孩喊了句什么，只见那男孩嘴噘
脸吊地跑到路中间捡拾苹果，捡完后，男子拉
着男孩的手，朝着方向相反的东边扬长而去，
可能是回家了吧。

很显然这是一家三口，是要回老家，还是
要去走亲戚看朋友？因为一时话不投机，两
口子发生争吵。一贯被宠坏的妻子先出手打
丈夫耳光给他一个下马威，丈夫七尺男儿怎
受得了如此侮辱，恼羞成怒大打出手。坐在
办公室的我回想着那一幕是又气又笑，气的
是那女的太强势凶悍，不给男人留情面,没有
一点女人温柔可爱的本分，太给女人丢脸。
气的是那男的太没有男子气度，常言好男不
跟女斗,打女人打妻子算什么好男儿，而且他
战斗时的气焰很嚣张，气势汹汹，太给男人丢
脸。笑的是这对缺乏基本修养的男女空有一
副好皮囊，竟然在车水马龙的国道上，在尚未
成年的儿子面前如此打闹，是幼稚、无知，还
是狭隘、自私？

后来的两天,我的脑海一直闪现着那可
怕的场面,我猜想着他们是怎样修补创伤,是
从此互不原谅心生怨恨,还是化干戈为玉帛
破镜重圆？那心高气傲的女人,最后以失败
告终,那天的她一定是伤心痛苦到了极点,在

男子强大的攻势面前无助又无奈地跑掉了。
而那可恼可恨的男子，当着众人的面打妻子，
气是出了,威风是耍了，可后面的事该怎样收
场，孩子要妈，家里没了爱妻的身影，一下子
冷冷冰冰，又该如何是好？

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第三天下午六
点多，在街道里，我又发现了那一对男女。他
们各自装扮如故，只是女的头顶换成了白色
的帽子，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很是抢眼，他们
勾肩搭背扭麻花一样很亲热，像热恋中的情
侣。我怔怔地目送着他们，丈夫问我认识他
们吗？我说那对“好战分子”我印象太深刻
了，烧成灰都认识。丈夫说他认识那对，是某
某单位的两口子，吵架打架是他们的家常便
饭，他笑话我神经质，说我爱替古人担忧,说
俗话总结的真好：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
谈恋爱。我说你是也想开战吧，丈夫又说起
了俗话：夫妻没有隔夜仇，床头打架床尾和。

我说这过日子，哪有牙齿不咬舌头的，偶
尔不慎咬一下，算是刺激调剂，如果经常咬，
就会出问题，再好的感情，也经不起经常吵吵
闹闹，分分和和。俗话说前世的冤家，今世的
夫妻，夫妻就是一对欢喜冤家，没有不出现问
题的婚姻。出现问题的婚姻，如果能够静下
心来，及时沟通问题解决问题，就会越过越幸
福。如果都没有包容心，总是觉得自己嫁错
了人，娶错了妻，一言不合就吵闹就离婚，有
可能终生都找不到幸福。

现实生活中有的两口子吵架打闹一辈
子，却死缠烂打都在一起，谁都离不开谁，谁
也分不开他们。这是因为他们感情基础好，
把日常的吵吵闹闹没当回事，但孩子是一张
白纸，他们眼里的幸福是完美无暇的，夫妻俩
长期吵吵闹闹的话，或多或少会对孩子身心
成长有所影响，这也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不婚、
恐婚的原因之一。婚姻需要尊重理解和包
容，更需要用心去呵护，家是爱的港湾，没有
谁对谁错，谁强谁弱，只有谁更懂得珍惜，懂
得付出。虽说打是亲骂是爱，可不打不骂更
可爱，一生都像谈恋爱。如果有了裂缝或是
摔碎了才去修补，再高明的修补，也比不上原
来的完好舒心，你说呢？

（作者供职于丹凤公路段）

欢喜冤家
文 / 周亚娟

翩翩闲赋
文 / 马 宁

刀郎其人，泯泯乎十载束阁。
《山歌寥哉》，倏倏乎九州齐和。众
人皆叹《罗刹海市》之辛辣，余幸独
享一曲《翩翩》之寂寥。“未曾走到
绝境路，彼岸花不开。辛酸只为长
安远，倒卧在琼台。”癸卯季夏，陋
室闲居。曲罢潸然，良久唏嘘。

高维声乐，遍集华夏之精粹。
道情小调，揽尽褐衣之愁苦。五音
毕出，七声咸具。上讽弄角之臣
奸，下哀伤秋之走卒。以致琴奏周
天，曲歌万物。重回首兮往事堪
嗟，待从头兮孰真孰幻。世事离戏
半步远，百岁光阴一梦蝶。

昂首穹隆，辰光有失。山河掠
眼，浮猋呼啸。皎月藏于乌天之
背，丹曦耀于玉京之间。白盘连
天，青螺愈小。观南山而茫茫，顾
渭水而邈邈。蝉鸣鸦噪，尽啼凄凄
之厉。叶响枝摇，皆做簌簌之音。

夫性命者人之本，餮欲者人之
利。花面逢迎，世情如鬼。嗜痂之
癖，举世一辙。棋分黑白，币皆两

面。固时俗之有异，念斯德而遂
宽。言之淳淳，听之藐藐。

畴昔经行路，少年懵懂，刍狗
碌碌。展颜眺余生，逡巡孑立，春
酲燕饮。飞觞错而叹角小，落烬燃
而喟烛幽。四羊尊罄，杜子美潦倒
新停。五钉爵空，李太白桃水难
渡。妄参邯郸梦，聊以慰蹉跎。功
名浮华事，沽酒坐吟时。

然蚍蜉寿短，尚思撼树。刀螳
力怯，犹虑当车。鱼虾微末而越碧
海，草木易折而向羲和。水非恒无
以穿石，蛛非坚无以成网。众生如
此，人岂虚度。

夫观《三坟》以问天，览《五典》
以法地。述《九丘》山川之志，拾
《八索》归藏之精。瞰尘事之艰舛，
凫卷海以博闻。进可扫世间之坎
壈，退则省己身之清明。此非发奋
之所至哉。纵使红颜易老，浮华流
射。但应击缶高歌，畅穷年之所
快。墨浅纸长，发古今之争鸣。如
梦如幻如泡影，一执一念一平生。

胡景铎在交通系统有着红脸汉子的赞誉，
对工作，他快人快语，敢作敢当；对同志，他关
怀备至，宽厚待人。他出来工作后，过去批斗
时曾经打骂过他的同志登门来赔礼道歉，他的
子女不愿意给开门，他就劝慰说：“你们不懂
事。我受冲击，这不能怪同志们，就是有的打
了我，也是因为不明真相，受了蒙蔽。能来就
是好同志。”据李根玉回忆：“胡厅长历经磨难，
矢志不渝，为陕西交通运输事业鞠躬尽瘁。他
为人心胸宽广，能容常人难容之事。有一次，
厅监理处的范崇德拿出他在‘文革’时一张受
迫害的照片，胡厅长很平和地对他讲：‘收起来
吧，都过去了，现在要团结一心搞好交通运输
工作。’在场的人听了都很感动。”

一天，一位小脚老太太和一个青年人走进
了胡景铎的家里，乍一相见，宾主都感慨万千，
原来，是烈士王泰吉的夫人得知胡景铎出来工
作的消息后在女婿的陪同下找来了。胡景铎
在土地革命时期拉起抗日义勇军时，当时在国
民党军队任职的王泰吉给了他热情的支持和
很大的帮助。王泰吉在1934年3月被国民党
当局杀害于西安。但在“文革”中，王泰吉夫人
的烈士家属身份和待遇都无法落实。胡景铎
得知后当即给杨拯民等人写信联系，使问题很
快得到解决。

胡景铎尤其对小孩喜爱有加，从来不打骂
斥责，从来都是鼓励引导，甚至谁家大人打骂
孩子，谁家的孩子就会大声喊叫“胡伯伯”来解
救自己。据张颖玲回忆：“他对娃们也不管，考
试成绩就是问一下，说一句没有抓紧啦啥的。
他爱给娃们讲大道理，讲‘人是一部完美的机
器’‘人一定要有学识’啦，成天就拿我当比喻，
说‘我老婆子一天不学习’。他从来不打骂娃
们，我老是‘法西斯’。邻家哪个家长骂娃们，
他还不愿意。”

1974年11月初，在妻子眼里从来不顾家，
一心只有工作的胡景铎接到了已经参军入伍
的女儿胡岭梅写给家里的信，信中提出自己正
在积极要求入党，党组织需要了解家庭情况。
他对此非常重视，更为女儿能够参军，在参军
后能够积极要求入党而打心眼里高兴，因为两
个儿子之前想参军都因家庭背景而未能通过
政审。在14日这天，胡景铎提笔给女儿写下
了一封回信。他在信中首先告诉女儿要正确
认识入党问题，接着分别谈到了几位兄长和他
自己的情况，并要女儿如实向组织汇报清楚，
现抄录如下：

梅梅：你最近的信我看了。关于你入党的
问题，我提出如下的看法和做法：

（1）入党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生命问题，
要重视，而且观念要“纯”“立党为公”，不是什
么简单的个人荣誉问题。从这一点上说，我们
家的孩子不够党员条件而入不了党，确实是一
个遗憾！我到现在认为你是一个好孩子，可以
培养为铁梅式的女儿，而且我认为你比你哥哥
们都还强些。但你千万不要骄傲，我是说：“时
刻用模范人物的标准来检验自己，向他们学
习。”在这一点上你是有希望入党的。

（2）我的弟兄辈，有革命前辈。如胡景翼，
那确实是在旧民主革命——直到新民主革命
（衡量的标准是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
工”）的倡导者与实行者，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

信徒。当然他所处的时代也只能那样（他1925
年就逝世）。我1946年到延安时，延安组织上，
还在大街上写有“向胡笠僧先生学习”的标
语。我党有许多领导同志，如邓小平同志、徐
向前同志，都在他的部队中工作过（邓在国民
军史可轩师做政治主任，徐在国民二军学生大
队当领导），组织上都可以去函向其调查。目
前在甘肃的王世泰等人也知道。他至少是我
党的好朋友，因为在他生前部队中和防区内是
支持我党的工运、农运，在他的部队中有我党
的政工人员，在当时中国军队中是独有的（见
斯诺夫人所写《续西行漫记·徐向前同志
传》）。我的二哥（胡景瑗），是我党的朋友。在
早期“八一”（起义）前后和贺龙同志有深厚的
交情。“双十二”事变，八路军一二○师进驻富
平，是他大力支持（他1959年逝世）。生前是陕
西省政协委员。我的三哥名胡景铨。1926年
前做过国民军的旅长，此后再未在正规军作过
事情。后来回家，杨虎城曾委任他作过富平、
铜川、耀县三县民团总指挥。他和刘志丹打过
仗，双方互有伤亡。就在那时，也曾由他的部
下富平民团总指挥仇佛田，镇压过我在富平一
带活动的抗日武装。后来经过杨虎城指示县
长米森若，伙同我四哥将我捕捉，捆送西安。
杨虎城当时释放了我，叫我读书，不要暴动。
我三哥在家乡买了许多地，成为武断乡里的地
主。不过他从1932年后，也再未当官。

以上都是1932年前的事。
我的五哥胡景通，曾在陕北邓宝珊部二十

二军当过师长、副军长，兼陕北保安指挥官。
1946年搞兵变（事前有我党指示，部队中也发
展和潜伏着许多党员）。这次兵变是中央决定
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的。对我五哥来说，
那次是要直接打垮他的。我也在陕北横山县
响水——波罗一线和他作过战。1947年后，他
就是因那次我们的胜利、他的失败而遭到蒋介
石的处分，免了职，调到南京住闲。以后在蒋
介石退出大陆之前被释放，回到绥远，带上他
的残部随董其武在绥远起义。我原先（1945年
前）未和他在一起，是1945年经邓宝珊和高桂
滋商量同意，把我从十七军调到邓所部，当时
带了1000多人的我的旧部，到陕北当了他的副
手（那确实是因为我们和我党有联系，为师长
任子勋发现，我当时任团长，在那里待不下去
了，军长高桂滋当时是民盟分子，采取折中态
度，加上他是我大哥的老部下，也留些人情，因
之这样办了）。

我自从1932年离开家乡后，基本上在外活
动，1935年才经咱们党内同志，如杨明轩、刘秉
麟（杨生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9
年去世，刘现在山东省委），屡次鼓动“利用我
大哥胡景翼的关系，找他的旧部下，打入军队
掌握武装”。那时能抓到一连武装也是不得了
的事情。我不到三年就抓了一个独立营，1941
年年底已成了一个团。所以我党同志一直很
重视这支队伍，经常有人来联系，我们也派人
到延安抗大学习。我1946年搞兵变（那实际上
是党领导的，不过对外不那样讲，叫起义），部
队兵变成功后，即由中央决定开到延安，1946
年12月（在兵变后两个月），受中央首长的亲临
教育。胡宗南匪帮进攻陕甘宁，这支部队一直
参战到底。也是一支很能打仗的部队，攻兰州

时担任沈家岭、狗娃山的主攻。这些就是我的
家庭兄弟辈的情况。

我在学生时代，即在党的教育下在党外做
革命活动。我是1946年经西北局报中央政治
局，后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以无候补期从
当年7月起为中共正式党员，并领导在我部队
当中有近百名的地下党员进行兵变准备工作，
并于当年10月13日接受党中央指示，举行兵
变的。我常常也说我是党的儿子，劳动人民的
儿子。有的同志不了解我的经历时说：“你不
是工农出身。”我开玩笑说：“我是党代劳动人
民收下的干儿子。”这是我的大半生经历决定
了的。上述无点滴假话。

我16岁以后，已背叛了我的家庭（对那些
不革命家庭成员来说）。我和家庭已无关系。
土改时，我连应得的房子和土地都未要，因为
我已是一个高级干部，生活并无问题。你和你
妈，你哥哥、妹妹们，根本就未回到家中生活，
都是党和人民政府养活大的，特别是你的兄弟
姊妹，根本就没有见过家里其他的人。当然你
们以往要填表，无法写这些。我过去也不常向
你们说这些，因为一方面提起那些兄长（我说
他们，不为胡景翼争气），我痛心！另一方面，
我也不愿多讲自己，深恐有自夸的嫌疑。但是
我在你入党这个政治生活的关键问题上，我要
为你们负责。我的意见，如果你们表现不好，
党性不高，基本上不符合党员条件，那我绝不
想叫你勉强入党，因为我要向党、向人民负责；
反过来说，因为家庭的关系影响，那我一方面
要尽量将问题说明，同时也要帮助你们用辩证
的、历史的观点看问题。何况我们党向来是主
张“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的一条
原则。

（4）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曾受过冲击，
事后在干校学习，前后经过群众组织、干校的
审查以及最后中共陕西省委“斗、批、改专案
（组）”复查了一年半，于去年（1973年）11月间
正式通知我：“经审查，全部否定了调查的问
题，”不作新的结论，又正式写了调查报告，同
意原来军委和原西北军区所做的结论：由学生
时代即倾向革命，在旧军队工作是为响应抗日
和为我党工作而去，未参加过任何反共活动，
属地下入党。因之你以后填表时不要写我是
旧军官，而是革命军人。

上述这些问题，我的意见，你如实向组织
谈清楚。他们如果说要进行调查，这当然你不
要首先提出，也许人家分析了以上所说的情况
后就不需调查了，如果需要调查，请他们通过
陕西省委来向我了解，我一方面介绍他们斗批
改的调查情况，一方面还可以提出大量的材料
和调查的线索。总之，你以往也不可能知道上
述的一些经过。

此复并希
努力！

景铎手启
十一月十四日

胡景铎在信中对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经
历做了一次全面的回顾，尤其是对自己继承长
兄遗志，矢志追求革命的奋斗历程进行了实事
求是的评价，他认为大半生的经历决定了自己
是“党代劳动人民收下的干儿子”。和胡景铎
相识于延安，后在天水步校一起共事的李士

弼，在20多年后的1997年读到这封信时曾感
慨地评价道：“胡部长起义时，我在延安，情况
皆知，步校相处，实为难得，我没想到胡部长能
写出那样高水平给他女儿的信，使人阅后，思
绪万千，使我们了解了胡景铎是位真正的马列
主义者，是真正革命的胡景铎。”

1975年3月26日，胡景铎再次给女儿胡
岭梅写了一封信，期望她“成长为一个比较典
型的革命儿女”。

10月19日，经省级机关斗批改小组审查，
并报经中共陕西省委审干领导小组批准，对胡
景铎做出了没有问题的结论。

1977年3月，女儿胡岭梅在父亲的教导和
鼓励下积极努力，被光荣地接收为中国共产党
党员。

1977年4月22日至7月4日，组织安排胡
景铎在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学习。4日晚，胡景
铎回到家中，嘱咐妻子第二天给他炖些肉。5
日，胡景铎一大早起来就出门去上班。到午饭
时，家里做好了饭却等不见他回来，张颖玲就
让孩子出去找，没有找见，交通厅机关里的同
志们也都没有见到他。当时延安遭水灾，大家
都以为按照他的习惯很可能是坐着哪一趟车
到延安救灾去了，当天谁也没有在意。

6日，还是没有一点消息，有从延安回到来
的同志也说没有听到他去救灾的消息。家里
人又着忙开始到处寻找。据胡景铎的二儿子
胡希周和大女儿胡岭梅分别回忆，在四处找不
到的情况下，又到交通厅机关去找。父亲的办
公室在新城大院西侧大楼一层。在办公室外
敲门，敲不开，没有钥匙也打不开门。赶快跑
到办公室后窗去看，由于窗户高，够不着，便推
来一辆自行车靠在窗户下，站到自行车上去
看，只见父亲趴在办公桌上，大声叫了几下不
见答应，就连忙找来交通厅机关的干部，想办
法打开了父亲办公室的门，看见父亲手里拿着
药瓶，已经再也叫不答应了。据马世猷回忆：

“那天，郭忠良急急忙忙跑到办公室说，不得了
了，胡厅长去世了。我们赶紧跑去他办公室，
他抽屉半开，一手拿药瓶，头枕在一只胳膊
上。当时就把他送到附属二院，抬到急诊室。
医生来检查，说不行了。”

胡景铎去世了，消息很快在陕西交通系统
传递开来。据徐桂芳回忆：“我们当时在陕北
农村蹲点，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办公室电
话过来说胡厅长去世了，我们在陕北的几个人
都放声大哭，这么好的人咋说走就走了？”据杨
巨盛回忆：“胡厅长去世在厅机关，去世后才
被”发现，没有死在医院，而是死在单位，死在
办公室，真是死而后已。”

胡景铎去世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
和彭绍辉、徐立清、王炳南、张文舟、阎揆要、王
世泰、刘秉麟、杨拯民等30多位党政军领导同
志向治丧委员会发来唁电或送来花圈，省交通
厅所属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和家属都来到家中
表示哀悼，悼念的花圈摆满了交通厅办公楼的
一楼，又从一楼摆到二楼，二楼摆满了，又摆到
了三楼。

7月19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在西安市新
城大礼堂隆重举行了胡景铎同志追悼大会，陕
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惠世恭致悼词。悼词
指出：“胡景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党员。

几十年来，他对党忠心耿耿，认真执行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他认真
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理论联系实际，
自觉改造世界观。工作扎扎实实，认真负责，
经常深入基层，参加劳动，调查研究，解决问
题。作风正派，联系群众，团结同志，平易近
人。当组织上考虑他年龄大，身体有病，为了
照顾他，担任交通厅顾问后，仍然认真学习，积
极工作,坚持继续革命，永葆革命青春。胡景
铎同志在交通战线上工作二十多年,热爱交通
事业，为发展我省交通事业做出了贡献。”

全省交通系统的干部职工从陕北、陕南以
及关中各地纷纷赶来参加追悼会，送他们的老
厅长最后一程，新城大礼堂内外全是前来吊唁
的人。曾给胡景铎做过交通员的夏福善从绥
德一路匆匆赶来，因为交通受阻，没有赶上追
悼会，他“扑通”一声跪倒在新城大礼堂外面的
台阶下，痛哭流涕，不能自抑，旁边的人怎么劝
也劝不住。

7月下旬，习仲勋在河南洛阳面对胡景铎
的二儿子胡希周连声喟叹道：“可惜了！可惜
了！胡家对中国革命贡献不小，毛主席在延安
时对他评价很高，把他的部队调到延安整训，
很放心啊！”习仲勋向胡希周详细询问了其家
里的情况，让胡希周代他向其母亲张颖玲问
好，难过地说：“你大这人啊……你和你哥要把
你妈伺候好，都是给革命做了贡献的人。我知
道他年轻的时候就有高血压，劝过多少回，不
注意。”

8月13日，《陕西日报》刊发了胡景铎因病
逝世的消息。

1980年1月30日，中共陕西省委审干领
导小组下发了陕审干发〔1980〕011号文件《关
于为胡景铎平反的决定》，《决定》指出：“解放
战争初期，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胡景铎
同志于1946年7月1日被光荣地接收为中共
党员，随即于同年10月在榆林率部起义，受到
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
司令的亲切接见,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
了自己的贡献，是几十年如一日地为党努力工
作的好党员、好干部。”

胡景铎是在工作岗位上走完一生的忠诚
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他一生经历了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三个历史时期，他始
终将个人命运和祖国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将
个人岗位和党的要求紧密联系在一起，曾驰骋
疆场和日寇浴血战斗，曾发动横山起义，走出
了一条光明大道，也曾单刀赴会促使榆林和平
解放，在新中国建立后，坚决服从组织安排扎
根陕西交通战线22年如一日，“党叫干啥就干
啥”，他一生襟怀坦白，忠实积极，是中国共产
党的优秀党员，是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是“党
代劳动人民收下的干儿子”！

“党叫干啥就干啥”，这是胡景铎在陕西省
交通厅工作22年间的一句口头禅，也是他革
命一生的真实写照。 （完）

“这是我的大半生经历决定了的” 作者 / 夏 蒙 王小强


